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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黎族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书面文学。进入21世纪，一批创作成果的实际呈现，标志着黎族当

代文学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历史性的跨越。但要实现更加具有开拓性的突破，则仍有待于黎族作家们的进一步努力。  

一 

    在当代文坛上，除了从事民族文学研究的专家，恐怕少有对黎族中的哪一位作家或哪一个作品留下深刻印象的。这一尴尬现象，并

不能归咎于人们对黎族当代作家创作的轻视，而是黎族当代文学本身的现实存在，的确没有给人们提供更多更好的足以使人产生震撼的

作品。换言之，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黎族文学的发展并未能够以实绩赢得人们的普遍关注。黎族当代文学发展的明显滞

后，是一种客观的事实。 

    然而，凡对黎族社会历史发展有所了解之后，再来对黎族当代文学作一番考察，那又将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感觉和评价了。在漫长的

历史长河中，黎族人民创造了绚丽多姿、沉实丰厚的文学存在。然而，由于生产力的低下，黎族社会进程极其缓慢，致使黎族文学的发

展到了20世纪70年代，都还一直停留在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播阶段——民间文学是黎族惟一的文学。这种状况的持续，直到新时期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开始得到初步改观。这时，一批执着而坚韧的文学跋涉者的出现，首次形成了黎族自己的创作队伍。他们以其艰难

的努力，终于开创出一个作家文学的新局面，从而结束了黎族文学史上单一化的民间文学状况，实现了从单纯的口头创作向书面创作跨

越的历史性转变。综观20多年来的黎族当代文学创作成果，虽然远未可称洋洋大观，却也相对丰富多彩。从体裁上看，既有长篇小说、

中篇小说、短篇小说，也有诗歌、散文以及文学评论等。除了数量较多的单篇作品以外，近年来一些黎族作者的作品也已结集出版。如

龙敏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青山情》（注：龙敏：《青山青》，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黄照良出版了诗集《山兰香飘飘》（注：黄

照良：《山兰香飘飘》，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亚根出版了散文集《都市乡村人》（注：亚根：《都市乡村人》，作家出版

社，2005年。）。还有不少作者的作品被收入各种相关的集子。一批以个人名义搜集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专集也陆续出版。如龙敏、黄

胜招搜集整理的《黎族民间故事选》（注：《黎族民间故事选》，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王文华搜集整理的民间叙事长诗《甘工

鸟》（注：《甘工鸟》，亚洲出版社，1993年。），孙有康、李和弟搜集整理的《五指山传》（注：《五指山传》，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0年。），王月圣个人创作和搜集整理的歌谣合集《黎族创世歌》（注：《黎族创世歌》，海南出版社，1993年。），卓其德个人创

作和搜集整理的歌谣合集《美满的歌》（注：《美满的歌》，海南出版社，1993年。）、《浪花》（注：《浪花》，南海出版公司，

1998年。）等。 

    黎族作者各种类型的作品在历届全国性文学评奖中获得多种奖项：符玉珍的散文《年饭》（注：符玉珍：《年饭》，《五指山》，

1981年总10期。）1981年获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龙敏的短篇小说《年头夜雨》（注：龙敏：《年关夜雨》，《五指山》，

1982年第4期。）1983年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黄学魁的诗歌《东方夏威夷》（注：黄学魁：《东方夏威夷》，《民族文

学》，1985年第4期。）1990年获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亚根的评论《滞后的民族文学批评》（注：亚根：《滞后的民族文

学批评》，《边疆文学》，2003年第1期。）2003年获第五届全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创作新秀奖，散文《七仙岭神泉韵》（注：亚

根：《七仙岭神泉韵》，《三亚晨报》，2002年2月17日副刊。）获2002年度全国报纸副刊作品年赛二等奖。 

    尤其是进入21世纪，龙敏的《黎山魂》（注：龙敏：《黎山魂》，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的问世，刷新了黎族文学史上没有长

篇巨制的记录。对此，文坛上曾给予较高评价。海南省作协主席蒋子丹说，龙敏作为黎族的代言人，他比研究黎族文化的汉族作家无论

在文字表达上还是对黎族灵魂深处的审视上，都能更好地完成（注：参见蔡葩：《从龙敏的作品看海南文学创作》，海南日报2003年5

月4日副刊。）。 

    此外，亚根的《婀娜多姿》（注：亚根：《婀娜多姿》，作家出版社，2004年。）是黎族文学史上继龙敏《黎山魂》之后的第二部

长篇小说，黄照良的《山兰香飘飘》、亚根的《都市乡村人》分别是黎族纯书面创作的第一部诗歌集和散文集。这些都是黎族文学史上

的具有标志性的成果，显示出黎族文学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二 

    作为黎族当代文学创作中一部重要的标志性作品，论及黎族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则不能不对龙敏的《黎山魂》作出相应的

评价。 

    《黎山魂》写的是清朝末年发生在海南乐东黎族地区的故事。作品描写了古老的黎山里两大部落之间几代人从结怨生仇到互相残

杀，最后又共同揭竿而起，联手反抗官府的民族欺压的悲壮过程。作品场面恢弘壮阔，在宏大叙事中又不乏细腻的黎族风俗画的刻画，

表现出黎族人民热爱自由、勇敢善良、不畏强暴的精神。《黎山魂》的突出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作品首次在宏大的艺术构架中对黎族社会历史和生存状态作出了全景式的反映。作品以主人公那改一生的活动作为主线，由

巴由、波蛮两大部落的情仇恩怨，贯穿起方圆36峒的黎族社会生活的全景式描写，生动地表现了特定时期黎族人民的生存状态。因此， 

有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写的是清朝末年发生在黎族的方言地区内，部落之间的争斗、向官府抗争最后揭竿起义而又悲壮地失败的故

事。就文体学的意义上说来，这是一部长篇小说；但细读全书，它是黎族命运的编年史，也是一部黎族的道德史：即黎族到底对人类做

了些什么？作为一个民族，它在民族学、民俗学上为人类生存状态的多样性贡献了些什么？”（注：参见周伟民：《见证的文学——评

黎族作家龙敏长篇小说〈黎山魂〉》，海南日报2003年8月24日副刊。） 

    其次，作品较为完整地呈现了黎族社会历史文化的丰厚积淀。龙敏在黎族作家中的最大优势，是深深地根植于本土而又有意识地在

对本民族的认识和理解上不断地努力超越本土。根植于本土，使他具备着对自己民族的丰厚的知识准备和感情投入；对本土的努力超

越，又使他能够用现代意识对本民族文化、传统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作出深入的思考。他深谙自己的民族心理，擅长描绘黎乡风光。

作品里既有政治历史事件的描写；也有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黎族人民与自然美好和谐的生存述说；还有日常民风民俗的反映。作品艺术

地将黎族地区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部落斗争、族系关系、饮食方式、服饰工艺、婚葬习俗、爱情情趣、传说神话、歌谣谚

语等融为一体。正如作者在书中《前言》所说：“所有的奇风异俗都是真实的，它们在历次搜集和发表的资料中是绝对没有的。我不想

让它们在无形中消失，决心把濒临失传的本民族风情介绍给读者。”但作品并不是单纯的历史和民俗的展示，而是通过其中的象征意

义，折射出黎族淳朴乐观、坚强刚毅、不畏强暴的民族精神和诚实守信、勇敢善良、团结互助的民族优良传统。 

    第三，《黎山魂》还充分显示出龙敏对长篇小说这一形式纯熟驾驭的功力。在反映生活面的广度上，《黎山魂》是一种全景式的观

照。作品历史跨度大，地域范围广，且人物众多，线索纷繁；但龙敏艺术地采用了由点及面，由近涉远的方式建构起一个严谨的叙述整

体，以主人公那改成长经历和活动范围作为主线，连接起一个个环环相扣的故事；使作品在人物的塑造上显得多而不乱，在线索的把握

上繁而不杂，将气度恢弘、场面壮阔与细腻的人物心理活动结合起来，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历史的全貌。在人物形象方面，龙敏成功地塑

造了那改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作品从那改的出生写起，充分地以其在成长过程逐渐显露并趋于成熟的英雄性格描写为依据，

准确反映了黎族同胞的思想情绪和心理素质，为海南的文学创作乃至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人物画廊里增添了光彩夺目的人物形象。

龙敏在这部作品中，还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的黎族和汉族的各式人物，有正面形象也有反面的角色，大都血肉丰满、栩栩如生。这些人

物的活动，合成了一个黎族社会的全景式的独立而又完整的世界。龙敏这种长篇小说的写作功力，在目前的黎族作者中还无人能以企

及。 

    《黎山魂》不仅将黎族文学的发展推向了新高，而且在整个海南文学创作中也是一个标志。 

三 

    黎族当代文学发展中另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亚根的长篇小说《婀娜多姿》。与龙敏有相同处，亚根也是一个从闭塞的小山村里

艰难地崛起的黎族作家。根植于本土的优势，使他同样地在以文学的形式反映本民族生活的时候如鱼得水。和《黎山魂》一样，《婀娜

多姿》写的也是历史题材，也是反抗斗争。不同的是，《黎山魂》以清朝末年黎族人民不堪忍受官府的民族欺压揭竿而起为故事内容，

而《婀娜多姿》描写的是民国时期黎族人民抗击外辱的反抗斗争。 

    《婀娜多姿》的主人公诺木是个英雄式的寨主，在成长过程中，他依靠自己的德才赢得了人们的拥戴。为了保卫家园，维护寨子的

安定，他与汉族游击队联手抗敌，率众浴血奋战，在悲壮中突显正义，在正义中张扬崇高。亚根在作品中所要叙说的并不仅仅是一段历

史的再现， 而是希望努力通过故事所串联起来的种种人和事，揭示出一个民族的性格、民族的心理、民族的精神。在《婀娜多姿》里

的生命形式的展现中，作者没有回避对人性中的丑恶的描写，同是一个民族的成员，其中也有内奸，也有败类，他们为虎作伥，鱼肉欺

压自己的民族同胞。然而，这丝毫也掩盖不了民族整体精神的光彩显现。在作者笔下，作品中的人物大都是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常

人。即使是像诺游仁、诺游武、昭里等沦为外贼帮凶的人物，作者也并非是简单地将之作为丑恶的集合来进行描写，他们也有常人的常

情常性的流露。在某些时候，书中的一些作者非浓墨重彩描绘的人物形象甚至比主人公诺木还要显得立体一些。作为一个谙熟本民族生

活的黎族作家，亚根在《婀娜多姿》中也有不少黎乡风光和黎族风情习俗的展现。譬如对黎族特有的处置“禁母”、道公作法驱鬼等

等，都有细致的描写。从这些描写中，也能够看出作者通过社会生活事象的铺展从而透现民族文化心理方面的努力。 

    当然，《婀娜多姿》也并非无可挑剔。以目前黎族文学史上仅有的两部长篇小说比较，同为黎族作家又同为相近题材的长篇小说创

作，龙敏的《黎山魂》的思想艺术成就要比亚根的《婀娜多姿》显得略高一筹。从对黎族社会历史生活的反映看，《黎山魂》的规模构

架都决定了它更加具备深度和广度的发掘。从人物形象塑造看，《黎山魂》更注意到对人物性格形成和发展的依据把握。譬如两部作品



的主人公那改和诺木，前者的英雄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是有迹可循的，其性格表现是多面的显现，故而较为丰满；而后者则相对显得单薄

一些。从驾驭长篇小说的功力上看，《黎山魂》所显示出来的技巧似乎更为纯熟，而《婀娜多姿》则似乎在故事线索的设计和叙述的角

度把握上都还略嫌力所不逮。尽管如此，《婀娜多姿》仍是紧随龙敏的《黎山魂》之后最早续接起黎族长篇小说创作历史开创的一个重

要收获，它在黎族文学发展史上所具有的意义同样是不言而喻的。 

四 

    如前所述，黎族当代文学发展的明显滞后是一种客观的事实。因此，我们对黎族文学发展的所有肯定性评价，都是建立在一种特定

的基础之上，以一种特定的尺度作为依据的。 

    单就个别黎族作家的作品评价，特别是对《黎山魂》的评价，即使将之放在整个当代文学创作中进行比较也不会显得逊色。然而，

它的独自超越，仍然还是难以改变黎族文学整体上滞后。从黎族文学的发展实际看，黎族文学创作队伍虽然已经形成，但人数还不多，

水平也参差不齐。在创作上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相对显得滞后，体裁和形式的发展也较为单一。这就是我们在对黎族文学发展的评

价上难以超越特定的意义范围，而且只能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以龙敏、亚根等少数作家的创作为主要评价依据的原因之所在了。 

    总体上看，黎族当代文学创作中最大的缺憾，是创作者们在对本民族生活的认识和反映上，还普遍未能摆脱某种现成的规范。这种

情形至今仍然是许多黎族作者亟需注意并加以改进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创作上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痕迹较浓，

当触及到本民族传统文化时，每每采取回避的态度。这种状况的形成，从外部看，不仅是黎族文学，通常情况下，但凡少数民族文学作

品每每都会被当作文坛风景线上的一抹点缀，或文坛画幅上的一道花边。为了适应这种社会功利的需要，少数民族作者常常只能是无奈

地按照流行的“规格”去裁制自己的作品。从黎族文学创作内部情况看，障碍主要来自于观念的趋同。究其原因，大概可从两个方面分

析探讨： 

    首先，我们黎族作家的创作思考，大都还停留在一个比较封闭的境界，还未能站在一个超越自身的高度上去对自己的民族进行必要

的审视。于是，在创作中便自觉不自觉地将汉族许多价值观念、行为道德规范作为衡量自己民族的标准。其结果是对本民族中许多不合

“规范”的东西缺乏正确的辨别，又因自身的未能超越而心存自卑，因而对那些不合“规范”的东西缺乏正视的勇气，在创作上便只能

将汉族作家作品当作蓝本而力求认同了。 

    再者，黎族没有自己的文字，黎族作者在创作时必须使用汉字。这就使黎族作者在表达时需要进行思维的转换，还使他们自觉不自

觉地形成了一种强势下的观念接受，将汉族一切既定的东西视为蓝本，在小心翼翼的模仿中迷失了自己。这种情形， 使得黎族文学创

作只能在“描红”式的制作中亦步亦趋，整体上的难以超越在所难免。 

    认清了症结，再回过头来看看龙敏的《黎山魂》和亚根的《婀娜多姿》，对促进黎族文学的整体发展不无裨益。《黎山魂》和《婀

娜多姿》，尤其是《黎山魂》能以形成突破，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作者所具有的文化意识使然。如这两部作品中都有大量出自

于作者亲历亲感的黎族风情习俗的真实描写，龙敏在其小说前言就明确表示：其描写的目的是“不想让它们在无形中消失，决心把濒临

失传的本民族风情介绍给读者”。这是一种不为现成“规范”所制，坚持以本民族客观生活为创作依据，勇于正视自己的民族，勇于以

现代观念对自己的民族进行重新审视的态度。二是两部作品在题材的选择上均以历史生活为观照对象，这无形中避开了主流意识形态对

现实题材创作上的常见的惯性制约，作者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可以较为自由地阐发、表现。于是，作者便能在创作过程中更大限度地发

挥和显示自己的个性，更多地形成属于自己的表达。正是这种较为自由的创作情态，使得作品能够在对历史的把握中很好地表现出特定

民族的心理特征和民族气质。 

    一个特定民族的文学，其价值的显现主要在于表现出这个民族的民族特征。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不仅是黎

族文化，而且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都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环境背景中，我们应该看到，在强势文化的包围中，弱势文化不可

避免地会被大面积地淹没；但这种淹没很大程度是物质文化上的趋同，而精神文化里的一些东西是非常顽强的，那就是民族心理，或称

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是一个特定民族能存在并继续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民族的消失最主要的表现是民族心理的消失，而不是语言、服

饰等外在的东西。民族心理消失了，这个民族就彻底消失了。所以，我们的黎族作者倘若不能够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真正摆脱对“蓝

本”的依赖，就不可能形成属于自己的开拓。 

    总之，黎族当代文学在短短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已经以一批具有标志性的作品的实际呈现形成了历史性的跨越。而要取得长足的

发展，实现更加具有开拓性的突破，则仍有待于黎族作家们的进一步努力。  

【作者简介】王海，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副教授。（广州 510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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